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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本
不
想
寫
這
篇
文
章
，
但
生
活
中
的
頗
多
感
觸
，
促
使
我
拿
起
筆
來
。

人
的
一
生
會
有
許
多
不
幸
，
其
中
最
大
的
不
幸
莫
過
於
失
去
親
人
，
特
別
是

共
同
生
活
幾
十
年
的
夫
婦
，
一
人
突
然
離
去
，
另
一
人
極
度
失
落
、
悲
戚
，
痛
不

欲
生
。
然
而
，
這
種
情
況
對
每
個
人
來
說
又
都
不
可
避
免
，
因
之
思
念
逝
者
也
就

成
為
人
生
的
一
大
課
題
。
從
我
身
邊
的
親
友
來
看
，
對
於
這
個
課
題
，
由
於
認
識

、
理
念
的
不
同
，
結
果
又
很
不
一
樣
。

我
的
一
位
親
友
，
十
幾
年
前
失
去
妻
子
。
他
們
本
來
生
活
得
很
美
好
，
身
邊

的
兩
個
兒
子
也
已
長
大
，
結
婚
成
家
，
工
作
圓
滿
，
第
三
代
也
已
出

世
。
但
剛
過
花
甲
，
就
失
去
妻
子
，
對
他
打
擊
很
大
。
他
整
天
鬱
鬱

寡
歡
，
茶
不
思
，
飯
不
食
，
即
使
下
樓
在
庭
院
坐
坐
，
對
過
往
熟
人

也
視
而
不
見
，
目
光
呆
滯
，
連
個
招
呼
也
不
打
。
兒
子
回
來
，
不
予

搭
理
；
孫
子
回
來
，
只
要
他
向
妻
子
遺
像
鞠
躬
。
如
果
他
只
是
一
年

半
載
如
此
，
也
還
可
以
理
解
，
但
他
竟
然
十
幾
年
﹁堅
持
不
變
﹂
，

使
他
的
身
體
一
天
不
如
一
天
，
最
近
終
於
垮
了
下
來
，
進
入
老
年
痴

呆
初
期
，
實
在
可
憐
。

我
的
另
一
位
親
友
，
在
失
去
丈
夫
之
初
，
也
曾
遭
受
巨
大
打
擊

。
她
有
幾
個
月
，
深
深
陷
入
悲
痛
之
中
，
拒
絕

與
人
交
往
，
甚
至
連
屋
子
也
不
出
。
那
之
前
，

她
很
愛
跳
交
際
舞
，
每
周
都
要
與
丈
夫
一
起
，

到
小
區
舞
廳
跳
上
一
兩
個
小
時
。
丈
夫
去
世
後

，
她
再
也
不
去
。
半
年
後
，
朋
友
開
導
她
，
應

從
悲
痛
中
解
脫
出
來
，
她
也
慢
慢
醒
過
神
兒
來

，
開
始
走
出
屋
子
。
之
後
，
她
和
朋
友
開
始
交

往
，
還
參
加
旅
遊
團
，
到
附
近
省
市
旅
遊
。
兩

年
前
她
走
進
舞
廳
，
完
全
恢
復
了
正
常
生
活
。
她
說
，
﹁事
情
已
經

過
去
，
過
常
人
生
活
也
是
丈
夫
的
希
望
。
﹂

我
鄰
居
有
一
位
大
姐
，
已
到
耄
耋
之
年
。
七
八
年
前
她
失
去
了

丈
夫
，
但
她
沒
被
悲
痛
打
倒
，
而
是
堅
強
地
活
過
來
。
丈
夫
生
前
希

望
把
他
的
回
憶
文
章
結
集
出
版
，
但
沒
有
來
得
及
就
離
開
人
世
。
這

位
大
姐
深
知
丈
夫
的
遺
願
，
忙
了
兩
三
年
，
終
使
回
憶
錄
正
式
出
版

。
丈
夫
辭
世
後
，
她
把
悲
痛
嚥
到
肚
裡
，
很
快
過
上
正
常
生
活
，
聚

會
、
參
觀
、
出
遊
一
項
不
落
，
甚
至
到
郊
區
釣
魚
，
她
也
欣
然
參
加

。
她
說
，
﹁凡
事
想
開
，
不
要
給
自
己
找
負
擔
。
﹂

上
面
三
人
在
失
去
親
人
之
後
的
生
活
方
式
，
很
難
一
定
說
誰
對
誰
錯
。
不
同

的
認
識
和
理
念
帶
來
不
同
的
結
果
。

近
日
偶
然
讀
到
王
蒙
的
文
章
《
曲
終
情
未
了
》
，
很
受
啟
發
。
不
久
前
從
報

上
看
到
，
王
蒙
在
參
加
夫
人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時
，
曾
泣
不
成
聲
，
難
過
得
暈
倒
。

但
他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卻
說
：
﹁往
事
，
生
死
離
別
，
過
去
了
，
生
活
仍
然
前
行
，

工
作
仍
然
繼
續
，
讀
書
、
學
習
、
憂
思
與
期
盼
，
如
芳
（
指
自
己
夫
人
）
在
時
。

﹂
我
贊
成
他
的
態
度
。

我的童年是在鄉下
度過的，上世紀七十年
代人們生活貧困，能填
飽肚子已經不錯了，不
敢奢望山珍海味，大魚
大肉。但童年的一些美
味卻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撩撥着我的舌尖，使我回味無窮。
初春，當草兒還沒有完全返青，披了一身

白絨毛的白蒿才剛剛露頭，我們這些饞嘴的孩
子們便挎了籃子到山坡上採白蒿，新鮮的白蒿
擇淨瀝乾蒸熟，澆上蒜汁，清香可口。白蒿漸
漸老去，不能食用時，薺菜便接了上來。薺菜
可以蒸着吃，炒着吃，最好吃的是薺菜餃子，
把薺菜在熱水裡焯一下，撈出擠乾水分，剁碎
，配以葱薑蒜佐料在油鍋裡翻炒一下，包出的
餃子味道鮮美，散發着一股淡淡的山野味。薺
菜過去，榆錢、苟穗、油菜花、槐花便接過了
這美味接力棒，滋潤着我們的舌尖，使我們度
過了一個美味春天，整個春天，我們的野味美
食沒有斷過，如同過了一個春節，那個年代只
有春節才能吃飽吃好。

夏天也是孩子們最喜歡的季節，三五成群
赤着腳，挽起褲管到河灘裡掏螃蟹、捉青蛙、
逮泥鰍，歡笑聲、嬉水聲、打罵聲交織在一起
匯成了一曲童年交響樂。晚上打着手電在樹下
尋找蟬洞，看到一個小洞口，小手指輕輕一摳
，裡面便爬出一隻金蟬來，有的已破土而出，
正慢慢地向樹上爬，有的拿着攝子在石縫間逮
蠍子，一晚上下來戰果碩碩。等不到第二天，
我們就迫不及待地把這些戰利品或油炸、或蒸
煮、或煎炒填入肚中開了葷癮。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從玉米抽穗到結玉米
棒，孩子們是流着口水盼望，母親們隔三差五
地到玉米地裡查看，當玉米粒剛剛布滿玉米芯
時，母親們便急不可待地掰下幾個玉米棒，拿
回家給孩子們解饞。過了八月十五，大棗已漸
漸變紅，那半青半紅的大棗嬌艷欲滴，誘得人
垂涎三尺，孩子們爬上樹梢，不顧棗刺扎痛，

吃個肚子滾圓。我們最盼望的是下雨，最好是下暴雨，因為一
下雨，滿天飛的都是牽牛郎，院子裡田野裡到處都是。我們拿
着缸子赤着腳在田埂上逮牽牛郎，與其說逮不如說揀，因為那
牽牛郎落在草叢上一動也不動，我最喜歡大肚子的母牽牛郎，
滿肚子全是金色的子，直接擠了吃，真香，有種說不出來的味
道。公的牽牛郎可以油炸着吃，或炒着吃，有時能逮一盆，全
家都能過回葷癮。

冬天是最苦燥的，除了蘿蔔白菜就是紅薯，不過我最喜歡
吃烤紅薯了，尤其是紅皮白心又乾又麵的，架起一堆柴火，下
面埋幾塊紅薯，一面烤火一面翻紅薯，人暖和了，紅薯也烤熟
了，剝去外面一層黑皮，咬一口，又甜又麵。紅薯還可以炕着
吃，那時農村爐子旁都掏有一個窩，把蒸熟的紅薯放進去，早
上起來紅薯炕得又熱又筋道，比如今超市裡賣的紅薯乾還好吃
。冬天唯一開葷的美味就是麻雀，最好是大雪封門十幾天，麻
雀沒了覓食的地方，這時在院子裡掃開一塊雪地，撒下秕穀，
用小木棒支起一面大篩子，木棒上拴着一根繩子，人遠遠地躲
在屋裡牽着，看到有麻雀進去，迅速一拉繩子，麻雀便成了籠
中囚犯，多時能一下拍到十幾隻。拔毛去內臟，用竹籤串了在
火上烤，單不說吃，就是聞一下也很滿足了。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蝸居城市二十年，早已遠離了鄉村，
吃盡山珍海味卻吃不出帶着鄉土氣息的童年美味，童年的野味
美食永遠印在了我記憶的底片上，讓我每每憶起就會舌尖發
癢。

台灣作家龍應台原
來的先生，是個德國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剛
改革開放那陣，龍應台
夫婦到大陸來，住在一
個縣的招待所裡。招待
所的床因地面不是很平

而有點搖晃。德國人覺得很不妥，就找來了招待
所所長。所長很重視，親自跑出去，搬來幾塊磚
頭，這裡墊一塊，那裡墊一塊，床也就不晃了。
所長覺得很正常，但德國人整個兒就傻了。他怎
麼也弄不明白，磚頭是壘牆的，就應該壘牆，怎
麼能用來墊床呢？

龍應台說，其實在他們家裡，也有過類似的
情況發生。什麼東西有點不穩，作家書多，就找

一本厚薄適宜的，塞一下，也就解決了。但這位
德國先生怎麼也無法理解，書是用來閱讀的，怎
麼能塞在那兒呢？

這是德國人的一根筋，很有點二，打醬油的
錢，決不可以買醋，必須專用。

一次在日本，我跟朋友到神戶的一家茶店喝
茶，我們都要了一杯綠茶。朋友喜歡喝甜飲料，
就對店員說： 「你給我這綠茶裡加塊糖吧。」誰
知店員聽到這話，顯得很吃驚，急急忙忙地說：
「先生，綠茶裡是不能放糖的，對不起！」我的

朋友有點不高興： 「喝茶是我自己的事情，怎麼
喝，加不加糖跟你有關係嗎？」讓你想不到的是
，店員毫不退讓： 「先生，日本的綠茶是絕對不
可以放糖的，希望你能理解。」我跟朋友都不解
的搖了搖頭，苦笑了。過了一會，朋友又招手把

店員叫了過來，很紳士地說： 「請給我一杯熱咖
啡。」很快，店員就端來了咖啡。盤子裡，除了
熱咖啡外，還有一瓶鮮奶和一塊方糖。朋友當着
店員的面，一邊微笑，一邊把方糖放進了綠茶裡
。店員見了，不高興地走開了。

這是日本人的一根筋，也很二，原則必須堅
持到底，否則決不罷休。

作為中國人，我們無法理解德國人、日本人
的一根筋，德國人、日本人也無法理解我們的滿
不在乎。有意思的是，中國、日本、德國，都是
世界製造業大國。

中國的產品，價格低廉，世界上到處都是，
但說到質量和信譽，我們還真的沒法跟這兩家比
。無論德國的還是日本的，誇張點說，已經達到
在世界範圍內的免檢地步了。

余三齡始誦唐詩。年
十五，受教於當代詞學名
家向迪琮師。篤耽吟詠，
迄今六十餘年矣。調入港
澳研究所後，宵衣盰食，
願為南海雙珠之順利回歸

與繁榮、穩定、發展竭盡綿薄。此情此志，每於俚
句中得之。今當香港回歸十五周年，輯得涉港澳詩
詞七首，謹表慶賀之忱，並希讀者方家，惠予教
正。

水調歌頭‧賀蔡赤萌、劉志巖新婚
（作者一九八七年五月調任港澳研究所金融研

究室主任，與青年研究人員陳多、蔡赤萌（女）、劉
志巖等一起工作。次年八月，蔡、劉在粵喜結連理
，作者以本詞賀之。）

一九八八年二月
妹住稽山麓，君住湛江頭（二、蔡赤萌為浙江

紹興人，劉志巖為廣東湛江人。本詩作者比蔡赤萌
癡長三十二歲，先後畢業於南開大學，故以師妹稱
之）。悠悠赤線千里，邂逅北國秋。暢論文章經濟
，互訴衷情款曲，繾綣兩情投。梅嶺暗香夜，喜結
孟梁儔。同懷侶，共擊楫，砥中流。齊迎珠還合浦
，長固我金甌。更必精研港澳，永葆繁榮穩定，椽
筆寫良謀。寄語後來者，當居吾上游。

七絕‧送許漢忠返香港
（註：許漢忠曾任英商太古集團駐北京首席代

表，一九九四年返香港出任港龍航空公司總經理、
香港國際機場行政總裁等職。在此前的一九九二年
，作者與許漢忠伉儷及書法家趙家熹曾同遊琉璃廠

，漢忠先生傾訴了他的愛國之情。）

一九九四年六月
燕嶺香江兩地春，依依垂柳送歸人。
琉璃廠甸同遊日，吐款知君赤子真（吐款即吐

露款曲，《南史‧范曄傳》： 「熙先（孔熙先）望
風吐款，詞氣不俗」。

六州歌頭‧香港回歸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南疆鑰島，今夕我旗揚（註：鑰（yue，音月）

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寶珠，南疆鑰島指香港島。）
。華夏恥，從茲雪，喜如狂。淚盈眶。追想清廷暮
，國勢蹙，英夷逼；艋艟艦，侵淞浦，窺寧杭。迫
約金陵，志士齊扼腕，奮起圖強。歷艱辛百載，胡
運已淒涼。赫日輝煌（此句是說英帝國已經衰落，
中國日益繁榮富強。陳亮《水調歌頭‧送章德茂使
虜》： 「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鳳還鄉
（此句是把香港回歸祖國比做鳳凰飛回華夏故土）
。念平生願，讀萬卷，行萬里，最難忘：爐峰秀，
荊花艷，瀑泉香（爐峰指香港島香爐峰；荊花指紫
荊花；瀑泉指華富村瀑布公園中的瀑布。三者都是
香港著名景觀，並各有一段動人的傳說）。更倘佯
。燈火銅環線（銅環線指香港島自銅鑼灣經灣仔、
中環至上環一線，是香港最繁華的地方），羅廣廈
，聳雲亢。通貨殖，融刀帛，越重洋（貨殖意為經
商，刀帛是中國古代的貨幣。此句是說香港已成為
舉世公認的國際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五世炎
黃汗血，始凝得，珠耀東方（此句是說今日香港經
濟的成就主要是華人付出極大努力取得的。《後漢
書‧崔駰傳》： 「汗血競時，利和而友」。有註曰
： 「汗血，謂勞力也」）。感此心潮湃，前路縝思
量。獻我蕘章（蕘章即芻蕘之言，這裡是指拙著

《香港之未來》《篳路藍縷啟山林──香港經濟論
文選集》等書。）

七律
喜讀王光亞主任加強港澳研究之批示
二○一一年五月
周公玉尺選英華（註：一九七二年，周恩來總

理指示從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下放到工廠、農村
的原外語學校學生中擇優培養外交人才。王光亞先
生被選中，派赴英國學習深造，獲法學碩士學位，
畢業後長期在外交部工作），新奉荊蓮重任加（二
○一○年十月，王光亞先生調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二○一一年二月，光亞主任在港澳研究
所的一份研究報告上作了 「鼓勵港澳研究所加強涉
港澳問題的研究」的批示）。

泰岳詩人元勳帥，婺庚學者外交家（光亞主任
留英期間與陳毅元帥的女兒陳姍姍同學，後結為伉
儷。附帶說一句： 「將軍本色是詩人」的陳毅元帥
，是作者最敬佩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
《陳毅詩詞選集》也是作者最愛讀的當代文學名著
之一）。

持節聯國泱泱範（二○○三─二○○八年王光
亞先生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特命全
權大使，進一步發展了與世界各國特別是亞非拉國
家的良好關係，體現了泱泱大國的風範），義責日
揆侃侃遐（二○○五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
供奉有 「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王光亞大使給予
了義正詞嚴的批評，得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廣
泛贊同，也受到全世界包括日本在內的有識之士的
讚譽，影響深遠）。

老拙喜讀強研示，願將暮年史筆獻丹霞（本詩
作者正對拙著《香港經濟史》進行修改補充，力爭
在有生之年把這本書的第二版打造成今人和後人了
解香港、研究香港的經典之作）。

十拍子‧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
情繫香江彩鳳，回歸十五歲庚。幾番風雨從容

對，一派形勝眾志成，荊花照眼明。
倡議適度干預，建言兩地共贏。八秩老翁何所

願？惟願港島明朝更繁榮，港人長泰寧。

達
瓦
昆
是
一
汪
湖
，
是
座
落
在
新
疆
塔
克
拉
瑪
干
沙
漠
邊
緣
上

的
一
汪
清
澈
的
湖
，
是
一
汪
與
沙
漠
相
依
相
偎
的
湖
，
正
因
有
了
它

的
存
在
，
才
使
得
岳
普
湖
這
塊
地
方
馳
名
四
方
。

自
從
與
達
瓦
昆
相
遇
後
，
我
就
被
那
清
澈
透
明
、
映
着
蔚
藍
天

空
、
白
雲
的
湖
水
給
迷
住
了
，
它
就
一
直
在
我
的
牽
掛
之
中
，
在
我

的
散
文
詩
歌
中
。
我
為
它
起
了
不
少
的
名
字
，
沙
海
一
滴
淚
，
閃
亮

的
玉
石
，
明
亮
的
眼
睛
、
鏡
子
、
珍
珠
…
…

如
今
的
達
瓦
昆
，
獨
特
的
沙
水
相
連
，
一
頭
連
着
希
望
、
富
饒

、
綠
洲
，
一
頭
連
着
神
秘
、
奇
特
、
浪
漫
；
一
邊
與
遙
遠
的
東
方
相

繫
，
一
邊
與
無
垠
的
大
漠
相
牽
，
總
是
給
人
無
際
的
想
像
，
把
思
維

牽
扯
在
遠
古
與
現
代
之
間
徘
徊
。
在
塔
克
拉
瑪
干
這
個
大
沙
漠
中
，

曾
經
淹
沒
了
樓
蘭
、
尼
雅
、
精
絕
等
無
數
個
古
國
，
在
百
年
前
就
引

來
了
無
數
東
西
方
、
國
內
外
的
探
險
家
、
考
古
學
家
，
尋
蹤
探
密
，

訪
古
問
史
，
在
距
達
瓦
昆
景
區
向
西
二
十
多
公
里
之
處
有
一
座
被
稱

為
﹁白
屋
木
宮
﹂
的
牙
阿
齊
阿
依
萬
古
城
，
騎
駱
駝
要
二
三
個
小
時

才
能
抵
達
。
而
在
茫
茫
沙
海
裡
感
受
駱
駝
這
沙
漠
之
舟
的
顛
覆
之
樂

，
湛
藍
高
遠
的
天
空
，
醇
厚
蒼
茫
的
沙
漠
戈
壁
、
悠

然
翠
美
的
綠
洲
組
成
了
一
副
氣
勢
豪
邁
、
色
彩
濃
烈

的
油
畫
長
卷
，
在
叮
咚
的
駝
鈴
聲
中
漫
行
古
絲
路
，

大
漠
孤
煙
的
意
境
浮
然
而
生
。

在
步
入
達
瓦
昆
沙
海
放
逸
胸
襟
於
大
漠
雄
渾
，

征
服
自
我
於
風
語
沙
舞
之
前
，
必
先
去
仰
視
一
番
神

秘
的
柳
樹
王
。
這
棵
二
千
一
百
歲
的
古
柳
，
為
達
瓦

昆
增
添
了
一
道
更
加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蘊
，
也
使
它
的

傳
說
故
事
更
加
活
靈
活
現
了

。
這
棵
古
柳
居
住
在
巴
依
阿

瓦
提
鄉
中
學
路
邊
，
旁
邊
有

一
條
葉
爾
羌
河
四
季
不
涸
，

使
那
個
簡
樸
的
小
鎮
有
了
清

幽
的
靈
韻
，
彰
顯
了
大
自
然

的
神
奇
，
生
命
的
偉
大
。
自

古
以
來
，
楊
柳
依
依
的
深
情

被
人
們
傳
頌
着
，
我
總
想
像

着
那
盤
踞
了
兩
千
多
年
的
古
柳
一
定
有
一
個
令
人
懷

想
，
令
人
不
勝
感
慨
的
情
感
故
事
，
只
是
古
柳
用
它

頑
強
的
生
命
力
將
一
汪
不
能
訴
盡
的
深
情
深
深
掩
藏

了
，
只
留
下
世
人
敬
仰
的
身
軀
。
為
此
人
們
為
它
賦

予
了
更
多
的
傳
說
故
事
，
顯
示
了
人
們
對
自
然
的
敬

畏
，
對
生
命
的
崇
敬
。

而
與
古
柳
相
距
數
里
的
阿
洪
魯
庫
木
鄉
屹
立
着

幾
株
千
年
胡
楊
，
就
那
麼
幾
棵
樹
就
成
了
一
片
樹
林

。
柳
樹
王
、
胡
楊
王
其
間
經
歷
了
無
數
的
風
沙
、
曲

折
故
事
，
悠
遠
而
蒼
涼
，
但
卻
不
失
堅
韌
和
榮
耀
，
就
像
生
活
在
這

片
土
地
上
的
人
們
一
樣
，
雖
歷
經
艱
難
，
卻
不
屈
不
撓
地
保
護
着
自

己
的
綠
色
家
園
，
一
代
又
一
代
，
生
生
不
息
…
…
正
是
﹁荒
漠
胡
楊

歷
滄
桑
，
生
死
不
朽
寫
華
章
。
千
年
風
骨
傲
蒼
穹
，
胡
楊
才
是
樹
中

王
。
﹂在

千
年
胡
楊
、
千
年
古
柳
相
距
的
中
間
有
一
座
軍
墾
小
城
—
—

農
三
師
四
十
二
團
。
當
﹁軍
墾
第
一
犁
﹂
驚
醒
亘
古
沉
睡
的
戈
壁
荒

原
時
，
透
着
軍
旅
底
色
、
揚
着
大
漠
雄
風
、
融
合
着
五
湖
四
海
的
軍

墾
文
化
就
產
生
了
。
四
十
二
團
被
稱
為
﹁木
華
里
﹂
，
木
華
里
是
蒙

古
部
落
的
意
思
，
相
傳
這
裡
曾
是
蒙
古
人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
當
地
維

吾
爾
人
稱
﹁莫
尕
勒
﹂
。

元
朝
時
期
，
這
裡
曾
是
成
吉
思
汗
次
子
察
合
台
的
封
地
，
緊
挨

四
十
二
團
的
鐵
力
木
鄉
十
二
村
還
世
居
着
部
分
蒙
古
族
的
後
裔
，
這

裡
的
﹁木
華
里
麥
西
熱
甫
﹂
舞
蹈
、
註
冊
的
﹁木
華
里
小
茴
香
﹂
品

牌
，
已
成
為
四
十
二
團
及
鐵
力
木
鄉
的
招
牌
。

思念逝者 延 靜

舌
尖
上
的
童
年

毛
海
紅

涉港澳詩詞選 盧受采

─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德
日
人
的
認
真

徐

悅

達瓦昆紀遊 任麗瑛

莧菜，對水鄉
人來說，太熟悉了
。就是那種常用來
燒湯也用來炒着吃
的紅葉子蔬菜嘛，
整個湯全是殷紅色
，把莧菜湯倒在碗

裡泡飯，挺不錯，飯也成了紅色。五月
端午家鄉人食 「五紅」，紅莧菜算作一
紅的。據說這種紅莧菜可以補血。

莧菜好吃，圓圓的紅葉子，嫩得很
，買上一籃，那樣鮮艷的顏色，看着跟
花兒似的。炒上一盤，吃在嘴裡鮮得很
，又有一種特殊的芬芳。飯店也有，一
般是涼拌，元宵節過後就有，灑上醋、
麻醬油和蒜泥，自有一股子春意從口裡
流溢出來。

莧菜還有一種吃法，醃莧菜梗燉了
吃。這道農家最常見的菜餚，一想起來
，就有一股臭氣撲鼻而來。不過莧菜梗
又有種特殊的香味，不吃不知道，吃了
就再也放不下了，想辦法也要找點嘗嘗
。春節時回老家，媽媽就醃了一罈莧菜
梗，裡面還醃有黃豆莢子，還有冬瓜。
我打開來看看，碧綠碧綠的，非常好看
。媽說，在城裡吃不上，回去時，帶上

吧？我連連點頭，可是走得匆忙，忘了。倒是讓昆山
的姐姐不遠千里帶走了這家鄉的美味。

醃莧菜梗需等莧菜老了長了菜苔，媽就把那粗壯
的菜苔剁成一段一段的，洗乾淨，碼上鹽，醃起來。
不過醃莧菜梗可沒那麼方便，要將去年醃莧菜梗的陳
鹵，倒進來，才行。而那陳鹵又須在每次做飯時，拿
燒紅的火剪哧哧哧地哧上幾次，以便更快地發酵。有
了這陳鹵作原料就好辦了，把剁好的莧菜段放進罈子
，再壓上大石頭，罈口封上就是了。過上一個星期啟
開罈口，一股子臭味直嗆鼻子，媽笑了，大功告成！
抓上一瓷缽，或燉或熬，吃到嘴裡，可是鮮美無比呀
！嫩莧菜梗可以整段地吃下去，入口就化了。大人多
半愛搛上幾段老莧菜梗，堆到粗瓷大碗上，扒兩口山
芋飯，嚼一段莧菜梗，越嚼越有味。再扒飯，再嚼，
之後，吐出渣子，吮出汁水。那一份滿足與自得，真
比山珍海味都香。

以後要有了毛豆，有了黃瓜、冬瓜，或是其他想
醃的東西，儘管泡進來就是，每醃一次都要定時加入
少量的食鹽，以維持原汁原味。泡在罈中的醃物何時
可取，要看天氣而定，夏天氣溫高，只需半天即可，
反之則長些。掌握好時機，所醃的蔬菜才會恰到好處
，那味道肯定是不錯的。

當然現代人也許吃多了吃厭了珍饈佳餚，聽說飯
店裡也有莧菜梗作配料燒的菜，如莧菜梗燉豆腐，莧
菜梗蒸白菜，莧菜梗炒毛豆，不過我倒是覺得，想吃
莧菜梗最好還是到竹籬茅舍的老家，在家中的老式八
仙桌上，才好。

莧菜梗是民間的，平民的，它是民謠。它的簡陋
它的直接，注定了只能與最底層的百姓唇齒相依，這
也正是莧菜梗的可愛之處，不像大飯店裡的生猛海鮮
，在大吃大嚼之時，總是隱隱地擔着一份心，到了肚
裡還有一種無法言說的味道。

莧
菜
與
莧
菜
梗

朱
秀
坤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醉醉書書
亭亭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由
羅
孚
策
劃
，
黃
蒙
田
編
輯
，
唐
澤
霖
出
版
的
《
海
光

文
藝
》
，
是
香
港
一
九
六
○
年
代
重
要
的
文
藝
期
刊
。
這
本

月
刊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一
月
創
刊
，
出
至
六
七
年
一
月
停
刊
，

共
出
十
三
期
。

大
三
十
二
開
，
每
期
一
百
頁
，
小
巧
玲
瓏
的
《
海
光
文

藝
》
大
致
分
為
論
著
、
藝
術
、
小
說
、
散
文
和
詩
歌
五
輯
，

間
中
也
插
入
人
物
和
回
憶
類
文
章
。
它
最
具
特
色
的
是
文
章

類
型
的
策
劃
和
﹁作
者
群
﹂
的
結
構
，
在
未
談
這
兩
點
之
前

，
我
想
先
談
談
﹁藝
術
﹂
。
黃
蒙
田
是
本
地
著
名
的
文
人
藝
術
家
，
由
他
編
輯
的

《
海
光
文
藝
》
雖
然
是
文
學
雜
誌
，
但
他
卻
不
時
滲
入
了
有
關
戲
劇
、
音
樂
、
繪

畫
、
書
法
等
各
方
面
的
文
章
，
邀
清
了
姚
克
、
費
明
儀
、
周
文
珊
、
陳
福
善
、
林

墾
等
名
家
執
筆
。

我
讀
書
的
習
慣
是
先
看
圖
後
讀
文
章
，
《
海
光
文
藝
》
最
吸
引
我
的
，
是
色

彩
鮮
艷
、
引
人
注
目
的
名
家
作
品
封
面
，
此
中
包
括
了
畢
加
索
、
馬
諦
斯
、
戈
庚

、
布
利
斯
、
戴
加
等
人
的
傑
作
，
如
今
選
給
大
家
欣
賞
的
，
是
畢
加
索
的
油
畫

《
對
鏡
》
，
攬
鏡
自
我
陶
醉
的
少
女
，
看
來
是
色
彩
比
容
顏
更
漂
亮
。

談
《
海
光
文
藝
》
，
絕
對
不
能
遺
漏
梁
羽
生
化
名
佟
碩
之
寫
的
《
金
庸
梁
羽

生
合
論
》
，
這

篇
由
創
刊
號
起

連
刊
三
期
，
把

武
俠
小
說
搬
上

文
學
舞
台
的
論

述
，
後
來
還
引

來
了
金
庸
《
一

個
﹁講
故
事
人

﹂
的
自
白
》
和

梁
羽
生
《
著
書

半
為
稻
粱
謀
》

，
是
﹁金
學
﹂

和
﹁梁
學
﹂
的

起
點
！

藝
術
的
《
海
光
文
藝
》
許
定
銘

麗
江
古
城
（
攝
影
）

李

波


